
又是一个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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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医院检查的结果是阿强的视网膜和皮下眼睑大量充血，影

响了正常视力。身体大部分软组织严重挫伤，左侧四根肋骨骨

裂。并且左腿的膝盖受伤比较严重，可能会影响到日后的正常

行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阿强的右眼恢复了视力，但他左眼

的眼球受到了损伤，视力下降到了只有零点三，基本上起不到

什么作用了。脸上和身体其他地方的小挫伤微不足道，但是阿

强的左腿膝盖骨震荡性开裂，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那种程度

了。他出院之后，走路都是一歪一歪的，跟拐子一样。但是拐

子的那种是陈旧伤，除了形象不雅以外对运动不造成任何影

响，而阿强却要从此告别格斗生涯了。

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阿强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状况。他并没

有什么激烈的反应，还是跟之前一样平静。或许，在他决心要

挑战牛头狗之前，就早已料到了一切应该有的结局。

谁能想象，做出这样一个觉悟，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

李哥时不时的会来看看阿强，坐在病床边上陪他说说话。阿强

问李哥：「牛头狗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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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死，送医院保住了一条命。不过你还不如让他死了呢。」

李哥把一根点着了的烟塞进阿强嘴里，说：「脊椎骨断了四

节，全身都瘫痪了，只能天天躺在床上。脑袋不知道被砸到了

哪根神经，整张脸不停的抽抽，跟中风似的，话也说不出来，

没事就顺着嘴角流口水，活像个傻 B。」

「呵呵……」不会抽烟的阿强笑了起来，被烟呛了一口，「真他

妈爽。活该这样。」

「哈哈……」李哥也笑了起来，「阿强，你也算是为大虎报仇

了。」

阿强出院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拐子说阿强是在故意模仿他，

阿强笑笑，也不生气。我发现阿强的腿自从瘸了之后，脾气变

得好多了，很安静，很淡然。以前他和小妖两个人的脾气是最

火爆的，动不动就跟人挥拳相向。现在的阿强看起来成熟多

了，像是个经历过沉浮的中年男人了。

阿强拿了大虎的骨灰，要回邯郸老家去。他的腿已经这样了，

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生活上，这一点小小的毛病可以忽

略不计，但在拳台上，这却是致命的，格斗的世界已经不适合

他。李哥也没有留他，他拿出了二十万给阿强，说：「阿强，

这是你跟牛头狗打那一场，我押在你身上赢的。这些钱应该是

你的，拿着吧。」

阿强没有拒绝，淡淡的笑着说：「谢谢李哥。」

李哥也笑笑，又拿出了十万给阿强，说：「大虎，还有你……兄

弟之间就不说这么多了。这点钱，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阿强抿起了嘴唇，眼睛红红的接过了钱，「谢谢李哥。等我回

去，把这笔钱转交给大虎的家里人。」

李哥拍拍阿强的肩膀，轻轻叹了一口气，再也没说什么。

阿强走的那天，乃昆跟着李哥出去办事了，我跟凶器、小妖他

们几个去火车站送他。让我意外的是，阿果也来了。我明白，

她是替李哥来的。

「都回去吧，哥几个，还有果姐。」上了站台，阿强背着一个

背包，左手拎着大虎的骨灰盒，他回头看了看火车门口等着他

上车的检票员，对我们说：「这就快开了，你们回吧。」

「不急，反正也没事。再说会儿话。」凶器装着轻松的说道。

一时间气氛有些沉闷。

「呵呵，你不急我急。等火车开了你把我扔上去？」稍微的沉

默后，阿强开起了玩笑。大家都笑了起来，总算没有那么沉闷

了。我走过去，抱着阿强的肩膀说：「阿强，以后多保重。」

「欧阳，手机号可别换，以后我会经常给你们打电话的。」阿

强没有叫我「西毒」，而是叫了我的名字，让我心里缓缓的一

疼，他果然是要离开的人了。阿强用右手轻轻的抱着我，说：

「兄弟，你还小，如果有一天能不过这样的生活，你就……离开

吧。」

我没有说话，眼睛里面腾起一片潮气，看不清东西了。鼻子酸

酸的，我赶紧吸了一口气。



「小妖，兄弟我走了。以后多听队长的话，别天天找事，你那

脾气不好……」阿强要上车的时候，最后叮嘱了小妖一句。他话

没说完，小妖就转过了头去，用手背偷着抹眼泪。

「阿强，路上自己小心啊。」在阿强要登上车门的时候，阿果

嘱咐道。

「恩，我知道。果姐，还有队长，你们回吧。」阿强转身说

道。

跟大虎一样，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强，他给我的记忆，就永

远的定格在了那个站在火车门口，转身挥手的身影。阳光从他

背后照来，有些逆光，给他黯淡的剪影镶嵌了一个淡淡的金

边。

火车开走了，顺着不知道延伸到哪里的铁轨。我站在站台上，

看着一节节的车厢从我面前倏忽而过，如同岁月。我不知道阿

强后来过的怎么样，因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再也没有见过这

个长相如王杰一般，敢作敢当，敢爱敢恨，最后又默默离去的

男子。

我们转身离开站台，背后是一片昏黄的阳光。我又扭头看了一

眼快要消失了的火车的影子，忽然想起了一首叫做《神女峰》

的诗：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阿强走了，我仍然要继续我的生活。那个时候，我手中攒的钱

早已经够买好多台电脑的，但我却一直没有离开。到底是为了

什么，让我一直混迹于此？金钱，声誉，还是渴望格斗带来的

满足？我觉得都不是。如果非要给自己一个理由的话，我觉得

我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我只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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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到了大三。

其实我那三年里的生活挺枯燥的，每天重复的内容差不多：训

练，打拳，出去比赛，周末的时候出去寻个欢作个乐。偶尔回

趟学校露个脸，证明我还活着。

杨蒙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扯一些不咸不淡的问题。她一直追

问我到底在干什么，我想过一百个借口搪塞她。有时候，我跟

王辉还聚一聚，出来喝点。从王辉口中得知，杨蒙这些年都谈

了六七次恋爱了。

「那也是。」我淡淡一笑，杨蒙刚上大学的时候还土了吧唧，

现在经过三年的大学淬炼，越发出落的时尚漂亮了，却仍透着

一股子无法掩饰的清纯。就这小妮子，要不是我心里有个阿

果，也早就出手了。

「不过，她每次恋爱都属于未遂，最多坚持两个星期。」王辉

颇有些扼腕。

「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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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为什么？」王辉瞪着一双埋怨我不知道怜香惜玉的眼睛

说道：「还不是因为你。杨蒙每次跟一个男的恋爱，都首先会

告诉人家，虽然我跟你在一起，但我心里有着另外一个男

人。」

「我勒个去！」我真是要崩溃了，「这妮子怎么一直这毛病，

就不能改改？」

「哎……」王辉叹了一口气，不再看我。

我看着王辉比杨蒙还要怨妇的表情，不禁笑道：「辉哥，要不

然这小妮子你就收了吧，省的我天天闹心。」

「快行了吧，别指望我，我不趟这浑水。」王辉说：「我可不

想跟身下的女人温柔的时候，她叫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的

名字。」

「靠，那就算你上了别人的女人，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

话刚说完，王辉抄起啤酒瓶子就抡我脑袋。

王辉大我一届，自从他毕业之后，学校那边我去的更少了。有

一天心血来潮去了学校宿舍一次，下铺的老朱看见我故作吃惊

的说：「老欧啊，稀客啊……」

班长小齐拍着我说：「兄弟，你出现的很及时。要是再不见

你，我都忘了你长啥样了。」

本来我对于学业还有些担心，害怕自己最后毕不了业。但事实

胜于雄辩，李哥是强悍的，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每个学



期的考试成绩都非常好，绝对没有挂科，即使我不去参加这场

考试。

对于我来说，拳赛比考试要重要。考试考不好没关系，照样可

以过。而拳赛打不好，那就是要命的事情了。一方面为了保护

拳手，另一方面也为了让自己稳赚，李哥每次给我们安排的对

手都是靠谱的家伙，实力差距不大。乃昆教导的技术非常全

面，配合大体能的日常训练足以应付平时的拳赛。在那么多场

初级的黑拳比赛中，我只有一次惨痛败北的经历，幸好没有丢

掉小命。

想起来，真是有点马失前蹄的悔恨。当时那个对手跟我实力差

不多，我有些操之过急，在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趁着对方后

退一个前冲膝顶了过去，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对方直接一个远

程直拳打了过来，打在我脸上哪个部位都没感觉出来，只觉得

眼前一黑，就被这一记冷拳给 KO 了。

我被抬下场之后才醒了过来，整个脑袋还是晕乎的。李哥黑着

个脸臭骂了我一顿，那一场比赛让他输了好几万。倒是乃昆不

停的揉着我的脖子，一个劲的安慰我。我当时就想，教练就是

教练，跟老板比起来，教练就是亲人。

在这几年里，我拼命的训练，汗水换来的是实力的飞速增长，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了。在乃昆的悉心

指导下，我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拐子和凶器。有的时候，努力不

一定会有收获，但对于身体上的锻炼，努力是绝对能够收获到

回报的——甚至有两次我在拳台上被击打出现了短暂的眩晕，

但身体还是条件反射性的反击着对方的进攻。意识可以背叛

你，但锻炼出来的身体却绝对不会背叛你。



在黑拳界里这些年，我也算是混了个脸熟，每次在酒吧或者夜

总会这样的地方出场，总会有一批忠实的拥趸欢呼着我的名

字：「西毒，西毒，西毒……」还没开战，就让对手淹没在对我

欢呼的海洋里。

奇怪的是，随着我实力的增长，我对于乃昆的挑战之心越来越

弱，到最后可以说几乎是不复存在。我也疑惑自己为什么轻易

就抛弃了初衷？到了最后，我才明白输赢并不是那么重要，让

自己一直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你只要能够活

下去，理论上就可以战胜任何敌人。

无论是干什么，活下去，很重要。

时间缓缓走到了 2004 年的十月，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

又是一个周日，本来想睡个懒觉的，结果被清晨的一阵冷风冻

醒。我裹紧了身上盖着的毛巾被，拿起手机一看，竟然还不到

七点。

这场冷风来的毫无理由，真是说降温就降温。被冷风一激，我

睡意全无，裹着身上的毛巾被去门口看天象。空气潮乎乎的，

下着断断续续的毛毛雨，跟老天爷得了尿淅沥似的。

「喂，我说哥几个，别赖床了，出去吃个早饭吧！」我已经睡

不着了，也不能让他们几个睡好。

「西毒，你丫纯属屋里憋屈型，大早上的就想出去野？」小妖

虽然嘴里骂着，但也从床上坐了起来，浑身打了一个抖擞，看

来他也是被冻醒的。



看着小妖浑圆的屁股，我忽然心生灵感，对着正穿衣服的凶器

说道：「队长，我给你出一谜语：屁股泡在热水里，能泡出一

杯什么茶？」

「额……」凶器想了半天，「真猜不出来，你告诉我吧。」

我一本正经的说：「菊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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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出原来买的那件真维斯的外套穿在身上，就是被朋友扔的

烟头烫了两个洞的那件。小妖眼尖，一下就看到了那两个不大

的洞，说：「这样的衣服你也穿的出去？」

「这有什么，不懂了吧，这叫文化，一件物品本身的磨损，代

表了一种岁月的沉淀。你衣服能烫出这么随意的洞来吗？」对

于小妖的粗鄙，我很不屑的以艺术家的姿态说道。

我、小妖、凶器，还有拐子四个人在这个细雨蒙蒙的天出了

门。在后来那些新来的拳手眼中，我们四个的关系是最好的，

是基地里的「四人帮。」那个时候，大虎和阿强都已经离开我

们两年了。

离基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早市，卖油条豆浆什么的，我们就

去那里吃早点。我们刚坐下，整个早市就一阵骚乱，一个卖煎

饼果子的小贩急火火地跑来：「城管来了，城管来了！」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这些小贩们立刻行动了起来，速度之快出

乎我之预料！摊子一卷，筐子一倒，推着小三轮就要走人。我



们吃饭的摊主赶紧让我们走，说对不住了，明个你们再来吧。

就在我们起身要走的时候，又有一个小贩跑了过来，摆着手

说：「不用走了，不用走了，他们是过来抓狗的！」

真是虚惊一场。我们重新坐下，油条和热腾腾的豆浆也端了上

来。还没来得及动筷，城管的车就呼啸而至，车门一开「呼

啦」一声下来一群城管，手里拿着棍子和捕狗索，撒开丫子狂

追那些正在四处觅食的野狗。

那些野狗惊得四下乱窜，嘴里「汪汪」狂叫。奈何城管们战斗

力惊人，用特种兵都要汗颜的围追堵截战术逼的野狗无路可

逃。我不由问摊主：「怎么个意思？城管怎么又跟狗较上劲

了，这狗招谁惹谁了？」

「上头的命令呗，说流浪狗太多，容易传播什么病，还影响市

容，据说有个领导在街上被狗咬了一口。」摊主无奈摇头：

「这些狗要遭殃了，抓回去都得打死。」

几条个头不大的野狗被七八个城管围了起来，用棍子和捕狗索

不停地攻击着它们。野狗被打的疼了，也跑不出去，嗷嗷直

叫，声音极为凄惨。

「操，连狗都不如！」拐子啐了一口唾沫。

「真他妈闹挺！你说吃个饭也能碰见这事，我真日了！」小妖

跟着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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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骂人的功夫一般，只能吟一

句诗了。

「不吃了！没法吃！」凶器一把摔了筷子站起来：「走，回

去！」

我半碗豆浆都没喝完，就又跟着他们回到了基地，但肚子不听

话啊，还是饿得咕咕叫。凶器出主意道：「市里新开了一家香

麦粥铺，听说挺不错的，咱们去那吃吧。」

香麦粥铺，好像听说过。哥几个当场表示严重同意。

等到了地方，都已经八点多了，吃早饭的人没那么多了。我直

接冲着柜台边上的漂亮小姐说：「来四碗八宝粥，加糖的。再

来两斤油条。」

「额，先生，不好意思……」小姐先是迟疑了一下，才轻声说

道：「我这里是咨询处。」

我低头一看，果不其然，在柜台上还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咨询处」。我真是服了，你一开饭店的还搞什么咨询啊？不

过也只能入乡随俗，我问：「在哪买饭？」

小姐伸出玉臂，指着里面说：「要先买餐票，才能用餐。多退

少补。」

真尼玛正规。

就在我去买餐票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运动服，白裤子的小男

孩，大约有十一二岁，在大厅里不停的跳着踢腿，时不时朝着



过往的客人比划几下子，别人都躲着他走。那个小孩是练跆拳

道的，他白裤子上绣着英文字母呢：TKD。

我买餐票经过的时候，那个孩子速度很快的冲了过来，然后对

着我就是一个旋风踢。按说我往后一躲也就没事了，可今天碰

到了城管那档子事，心里本来就有些窝火，便一把抓住了他踢

过来的脚，说：「难道你教练教的让你在这里随便踢人吗？」

这小孩皱起眉头，用十分嚣张的口气喊道：「你放开我！」

「呵呵，这小鬼挺牛逼啊。」小妖看到了，也走过来凑热闹，

「这谁家小孩，这么得瑟？」

谁知道谁家的，反正不是我家的。我抓着他的脚说：「放开你

可以，但你知不知道，一个习武之人，在公共场合随便去踢别

人是很不礼貌的。」

「要你管！」小孩直接顶了我一句。我还要再说什么，对面桌

上站起来一个男人，对着我说：「怎么，你要帮我教育孩子

吗？」

我抬头一看，对面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跟这个孩子还真有

点仿佛，看来就是他亲爹了。不过这个男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

的人，因为他脸上带着一股隐隐约约的霸气，虽然在表情上没

有显露，但依然能感觉到盛气凌人。这股霸气，原来在滨江道

打群架的时候，姓秦的那老小子的身上就是这个感觉。

「这是你家小孩？」我明知故问。



「是，怎么了？」男人的声音很深沉，带着一种自信的味道。

他身后还有两个年轻人，都已经站了起来。

「是自家的小孩就应该管的严一点，放纵孩子在这里随便踢

人，是很不好的习惯。别人会说这个孩子没家教。」我抓着小

孩的手并不放松，他虽然没有继续喊叫，但已经开始呲牙咧

嘴。

「哦，那你的意思，是想替我管教管教这个孩子了？」男人带

着并不和善的笑容说道，声音里透着一股强势的威胁。他后面

的一个青年往前走了一步，看样子是准备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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